不能預知地震麼？
一、中國預震的發展 
中國的地震預報在世界上並不落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期，總共只有三位地震學家。那時沒有地震預報工作。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六點八級的邢台地震發生後，人們才被地震的現實危險性驚醒。地震預報工作就在邢台匆匆上馬。一切都是那樣簡單幼稚:科學家們到各個村子裹，地震前兆，從動物異常、有感小震至井水變化等等像尋找仙草神藥似的尋找「預報方法」。人們終於總結出「方法」----「小震密集>平靜>大震」的規律。
人們真的不能不承認中國地震預報研究工作進展的神速。 試看看以下的一個例子吧。 
「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地震工作者發佈的預報，使得遼寧省南部的一百多萬人撤離了他們的住宅和工作地點----僅僅在兩個半小時後，海城被七點三級強烈地震擊中。在六個市、十個縣的震區範圍內，城鎮房屋毀壞五百零八萬平方米，農村民房毀壞八十六點七萬間，卻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佔全地區人口萬份之一點六。」 國外認為成功地預報七級以上大震，在世界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一位美國記者將海城地震的預報稱之為「科學的奇蹟」。 

二、唐山大地震前的先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河北河間發生六點三級地震造成的損失並不算大。但其實這是非同小可的警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責成有關部門部署北京、天津、唐山、渤海地區的地震工作，把該地區列為重點監視區之一。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渤海又發生七點四級地震。其地震地點有逐步向東北方向遷移之勢。真正有識之士己經警覺到華北大地震進入了不尋常的躁動期。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市地震隊科研人員耿慶國做了旱震關係報告，提出了他的發現:「旱區面績大，則震級大。」 而華北及渤海大旱區的特旱帶為:遼南的錦州---岫岩一帶、河北唐山地區以及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莊---邢台---大原---忻縣一帶。」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耿慶國再次重申中期預報意見:「若在一九七五年以後地震，則震級可達七點五級左右。」他呼籲:「九百天之內強震就有到來的可能!!!」 地震工作者早己把唐山套在他們的的瞄準鏡內，應當說唐山地震的中期預報是成功的，只是他們在臨震預報的決斷上最終伕夫敗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距唐山地震四天 耿慶國在會商準備會上提出:「如果你能把預報夫提到五級以上，我就敢報告北京、保定、張家口地區在的京、津、唐、渤、張地區馬上會發生六級以上地震，時間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前!」 
會商雙方一致認為情況嚴重，震前緊迫感是客觀和空前的。但對京津地區如何報，感到不能輕率。尢其是北京。正如有人所說的:「四州北部搞防震，己經鬧得不可收拾、停工、停產、疏散等等……京、津、唐地區再鬧一下怎麼辦得了?北京是首都，預報要慎重。」 
就是這樣，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午十時，在會議上各人意見分歧，不能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會議由技術人員出身的地震局副局長查志遠最後拍板︰「鑒於目前科學院會議較多，這樣， 
一、你們拿出京、津地區的詳細資料； 
二、下星期準備一周，要圈出幾個危險區，然後派出隊伍去抓地震； 
三、明天派一輛車到廊坊水氡異常。」 
會議結束。距唐山地震發震時刻只有十五小時!唐山還有「下星期」嗎?還有「明天」嗎?一切就這樣踏上了黑暗絕望之路。唐山地震發生前，中央政府最終沒有得到來自國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臨震預報意見，以致唐山市最終沒有預防。然而，距唐山市僅一百十五公里的河北省青龍縣範圍內採取了預防措施，地震中共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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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自然的警告/先兆 
的而且碓，大自然是警告占過的。只是，對於「7.28」來說，這一切都太晚了。 
魚—一九七六年七月中旬，唐山街頭賣鮮魚的突然增多。七月二十日前前後，離唐山不遠的沿海魚場，梭魚

        ，魚念魚，鱸板魚紛紛上浮，翻白，極易捕捉。 
飛虫、鳥類和蝙蝠—七月二十五日，一大群深綠色翅膀的青蜓飛來，密匝匝一片，一動不動。一大群五彩繽

                                    紛的蝴蝶，土色的蝗虫，黑色的蟬以及許多螻蛄、麻雀和不知名的小鳥也飛來了。    

                                   七月二十七日，天津市郊可以看見成百上千隻蝙蝠，大白天在空中亂飛。棉花地裹可以看

                                    見大群密集的青蜓組成了一個約三十平方米的方陣，自南向北飛行。 
動物—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一百多隻黃鼠狼，大的揹?小的或是叨著小的， 擠擠挨挨地鑽出一個牆洞，向村

             內大轉移。 

            七月二十七日，棉花地裹成群的老鼠在倉皇奔竄，大老鼠帶著小老鼠跑，小老鼠則五互相咬著尾巴，

            連成一串。

水—連水也向人類發出警告！

        唐山東南的海岸線上，自七月下旬起，一向露出海面的礁石都被海水吞沒

        了。

        常年捕魚的海區也比過去深了。

        從來是碧澄澄的海水竟然變得渾黃。

        井水有時不到水面，有時又猛然回升。

        有的池塘的水忽然莫名其妙乾了，有的卻騰起了濟南的突泉那樣的水位。

         這些忽降忽升的水！

回波—延慶縣佛爹頂上有一台測雨雷達，二十六、二十七日都繼續收到來自京、 

           津、唐上空的一種奇異的扇形指狀回波，這回波和海浪干擾、晴空湍流、飛鳥等引起的回波不相同。

火光—七月二十七日，唐山北部一個軍營裏發現地下一堆鋼筋，莫名其妙地迸出閃亮的火花。

            在北京、唐山，半夜，不少人家關閉了的日光燈，依然奇怪地亮著。

臭霧—唐山林西礦礦區飄來了一股淡黃色的霧，是硫磺味的「臭霧」。

家禽—七月二十七日深夜。

            鴨子站在門外，一見主人，牠們齊聲叫起來，伸長脖子，張開翅膀，搖搖晃晃地撲上前，拼命用嘴擰

           著他 的褲腿。

            貓兒叫聲不絕，亂竄亂跑，還隔著蚊帳撓人，非要把人撓醒不可。

            有的狗死活不讓人睡覺；有的在院內使勁地撓著主人的旁門，要把他拖出屋去；有的不停地狂叫，甚

            至咬主人，要引主人往屋外跑；有的母狗把初生狗一隻一隻從棚子裏叼出來；有的甚至把小狗叼到空

            場上，還刨了一個坑要放他們。

           豐潤縣白官公社蘇官屯大隊養雞場裏的一千隻雞來回亂竄，上窗台嘎嘎怪叫，有的甚至搧翅驚飛。

還有其他許多大大小小的動物比人類早早地邁開了逃難的第一步。看到這些來自大自然的警告，人們卻沒有意識到一場毀滅生靈的巨大災難已經迫近。
